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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移工遠赴海外支撐家計，也肩負著來自母國家庭對子

女教養的性別角色期待。透過田野工作和深度訪談，本文討論

東南亞籍移工媽媽如何運用通訊科技實作跨國母職，並反思科

技對遠距關係的影響。延續先前學者指出移工的母職實作核心

為「製造共同在場」，即經由訊息、通話、視訊等管道協助，

將存在感投射回母國家庭中，鬆綁距離對情感的限制。基於

此，本研究進一步概念化出「掌握性的共在」及「陪伴性的共

在」兩種互動模式，並指出母親職業類別與子女的年齡是影響

母職實作的重要因素，母親對教養的期望也會進一步塑造其策

略。 
然而，研究者若一味按照移工媽媽的說法來描述跨國母

職，容易把跨國交流本身，簡化為家庭關係穩定和美滿的象

徵。除了「做媽媽」，移工們也將社群媒體變為展演母職的前

／後臺，選擇性地隱瞞或呈現特定資訊，以表達自己的承擔與

犧牲，藉以獲得從事個人休閒娛樂的彈性。本文也以移工媽媽

在臺建立親密關係的案例，探討她們在多重身分之間的協商與

平衡。本文強調，在理解跨國母職不同的實作策略之餘，也需

拆解傳統母親身分的框架，才能理解移工所面對的複雜性，以

及通訊科技為跨國情感聯繫帶來的多重面向。 
 
 
 
 

關鍵詞： 共同在場、身分管理、東南亞籍移工、通訊科技、跨

國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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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這裡工作太苦了，還常常要遇到那些不好的雇主……但

最苦的是我們要離開小孩。我都很想他們，晚上想到還會哭，

你看他們也是想我，常常說：「媽媽你不要工作了，你回來，

沒錢也沒關係。」我聽到就很難過，我沒辦法，我也想回去，

可是要工作才可以幫我的小孩。（印尼看護工，妮雅） 

 
溽夏午後，正值工作轉換期的印尼移工妮雅在安置中心與其他移工

閒聊。1 她的手機螢幕突然顯示女兒撥來的視訊，急忙接通後，簡單詢

問女兒今天的狀況並分享瑣事，過程中也不忘將鏡頭轉向在場其他人，

讓大家和她女兒打招呼、參與對話。然而，在掛斷電話不久，方才的輕

鬆和歡快隨之消散，跨國距離在視訊通話的對應下變得更加鮮明，失落

感再次席捲而來，失去工作收入的焦慮也讓妮雅更難以忍受。當她再次

開口說出上述這段話時，已經語帶鼻音、眼眶泛淚。 

自 1990 年代正式開放移工入臺，東南亞籍移工人數逐年增長，為

產業和社福領域貢獻諸多心力，也推動了移工在臺處境的討論（曾嬿

芬，2004）。然而，學界對移工的探問，大多圍繞於勞動狀況和在臺生

活經驗（林津如，2000；夏曉鵑，2002, 2005；藍佩嘉，2002），母國

家庭的情況則隱身其後，鮮少能被看見與討論。實際上，遷移經驗所涵

蓋的不只是單一的地理空間，而是受到跨國間多重身分和位置的影響。

妮雅的故事便揭示了女性移工在跨國社會場域下所面臨的挑戰，各人的

 
1 本文提及之移工皆以化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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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及程度或有抽換，但都面對著經濟利益和家庭親情抽換的難題，必

須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的衝突，一面煩惱自己在臺灣的工作和溫飽，一

面將心思懸在母國子女身上，擔心子女會因地理距離而疏離，設法維繫

和履行母親角色。由此，移工媽媽和子女的分離寫照，凸顯了她們在工

作／家庭、母國／目的國之間的掙扎拉扯。 

遷移學者近年提倡跨國狀態（transnationalism），強調人們即便身

在異鄉也會同時和母國保持聯繫，故而社會互動是由跨國形構、鑲嵌和

影響（Levitt, 2001; Levitt & Jaworsky, 2007; Levitt & Schiller, 2004）。正

如女性移工雖然跨越地理與性別的鴻溝，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仍無法

卸除母國家庭對她們的母親角色期待，是而同時維持和子女的遠距連

帶，並發展出性別期待和遷移經驗交疊的跨國母職（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為了彌補肉身缺場，本研究所接觸的移工媽媽們肯定地

表示，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

她們跟小孩互動的媒介，也是能夠維持跨國狀態的關鍵，可見跨國母職

的意涵與實作相當程度地凝聚於科技使用上，圍繞著訊息、通話、視訊

等不同方式，織起異地相隔的家庭生活。過往研究也談及移工媽媽使用

通訊科技和母國家庭維持聯繫，如藍佩嘉（2008）在專書《跨國灰姑

娘》中指出移工會穿梭在不同社會空間中進行角色轉換，使用行動電話

來維持「遊牧式親密關係」，用打電話、傳簡訊的方式來履行母親身

份。 
隨著主流科技媒介的轉變和社群媒體興起，移工媽媽得以即時跟母

國家庭接軌。與此同時，也有生活瑣事被攤開在網路上檢視，使她們在

臺生活幾乎無所遁形。移工媽媽的科技使用，已不再僅是過去為了保持

聯絡的工具，而是涉及不同樣態的展演與資訊交換策略。研究者若忽略

移工媽媽在跨國交流中是有意識地從中選擇交流方式及內容，便容易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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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聯繫簡化為家庭關係穩定與美滿的象徵，進而將移工母親描繪為單

一面向的無私奉獻者。Parreñas（2001, 2005）和梁莉芳（2024）雖然指

出，移工媽媽透過經濟匯款來重塑母職，使自己同時承擔教養者與養家

者的角色，這些研究也確實擴展了母職的內涵，但仍未能跳脫移工媽媽

因家庭責任而出國工作的框架。 

本文則進一步指出，移工媽媽不僅投入家庭責任，在家庭以外也擁

有個人生活。部分移工媽媽與丈夫長期分居或正式離婚後，在臺灣建立

新的親密關係，或是在工作之餘追求娛樂與休閒。這些個人生活，並不

意味著她們對子女的付出較少，而是展現出母職的複雜性——移工母親

不只是為了家庭而犧牲自我，而是在多重身分之間協商與平衡。移工媽

媽在臺灣建立的親密關係，在過去的研究中鮮少被提及，甚至被迴避，

而本文提出具體的田野資料和訪談，補足此缺口，提供更細緻的視角來

理解跨國母職的實作。 

本研究在田野中所看見的移工媽媽，既是在手機螢幕前關心子女的

慈母，也會把握難得的休假日，與朋友相約縱情跳舞唱歌，或和在臺灣

認識的新伴侶相互支持。女性移工不全然遵照外界認定的「理想母親」

之路，也會有私密的個人生活，其中或多或少是溢出母職框架的行為。

研究者該如何理解移工媽媽的異質面貌？移工本人如何維持母親角色跟

跨國親子關係？又如何管理可能被指摘為母親失格的行為？當社群媒體

的鎂光燈打在移工的日常生活上，管理或隱藏不同資訊的技巧，是跨國

母職中伴隨科技發展而來的新挑戰，也是過往研究未能觸及的部分。在

此，多元科技媒介及隨之被檢視的繁雜資訊，究竟是加固跨國關係，抑

或是因資訊過度揭露而變得更脆弱，有待研究者進一步追問。 
過往跨國母職研究，大多聚焦於看護工的經驗。一來是因早期的女

性移工大多在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中，擔負中產階級外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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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工作（Parreñas, 2001）。二來則是因為看護工工作的再生產勞動性

質，與女性的母國家庭責任重疊，論者認為這會一定程度地排擠看護工

的母職實作（梁莉芳，2024；藍佩嘉，2008；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而今，在臺女性移工中，已有近四成為廠工，2不少家庭看護

工也有意願轉換工作類別至廠工（Lan, 2022）。不過，目前有關在臺之

女性移工的研究，仍缺乏系統性地比較不同職業類別的差異。家庭看護

工和廠工的工作性質，乃至客工體制下對移工勞動力的監控方式，皆會

影響移工的生活調度。透過不同職業的比較，本文既剖析勞動規範如何

形塑母職，也強調跨國交流並非在真空的環境下進行，而是有賴於移工

跟日常工作協商。 

本文以民族誌和訪談所獲得的經驗案例為本，呈現移工媽媽在跨國

狀態下的多面向實作，跳脫理想母職的單一描述。在不同科技媒介共構

下，本文指出「製造共同在場」是跨國實作母職的重點，並進一步概念

化兩種不同的互動邏輯，涵蓋互動特性、日常工作性質、子女年齡等因

素。另一方面，也挑戰社會對女性和母親角色的想像，針對溢出理想母

職框架的行為，探討移工媽媽是如何管理資訊來維護不同身分之間的界

線，甚至讓科技成為母職情境表演的一環。綜合以上討論，本文反思新

興通訊科技在跨國關係維繫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個人管理身分資訊的應

對策略。 

  

 
2 資料來源：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取自 https://www.gender. 

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Query.aspx?sn=liG%24CzeS9lKqCrTOifedlQ%40%40
&statsn=S2fh9YSaNs4RmUnkivB51A%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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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外移工的母職重塑：文化規範、階級差異與跨

國實作 

一、海外移工歷程及母親角色框架：印尼及菲律賓 

乘著遷移浪潮的推移，越來越多女性成為遷移者，前往海外探尋工

作機會，以求改善家庭生活條件（藍佩嘉，2007；Oishi, 2005）。對於

育有子女的移工來說，家庭牽絆則又是另一個沉重的包袱（梁莉芳，

2024；藍佩嘉，2008）。Glenn et al.（1994）提出母親角色落腳於特定

歷史和社會建構下的性別秩序，凸顯溫柔、細心的刻板印象，被形塑成

孩子首選的主要照顧者。為了回應社會期待、避免落入自責或被咎責的

窘境，移工媽媽也在遷移的狀態下凝聚出跨國母職——不僅在離家前就

得為孩子做好打算，離家後也必須時刻聯繫、留意，維繫親子間的情感

羈絆，替孩子的未來鋪路（Chib et al., 2013; Madianou, 2012; Parreñas, 

2000, 2001, 2004, 2005）。本節將說明印尼和菲律賓的勞動力輸出歷

程，並納入兩國社會文化對母親角色的期待，探討遷移政策和性別意識

形態交互影響的效果，以理解遷移和母職框架如何形塑印尼及菲律賓女

性移工所經歷的實作困境。 

有關印尼母職的研究指出，印尼社會所崇尚的「好媽媽」價值觀與

西方略有不同。印尼母親不僅是子女的教養者，更被視為國家人口的孕

育者（Suryakusuma, 1996）。社會期待女性承擔家庭責任、提供愛與安

全感，並認為母親應以耐心陪伴子女。在這樣的框架下，母親最重要的

工作便是提供子女適當的情感照護，養育子女也被視為女性對社會的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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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Dewi, 2011）。 

不過，自 1980 年代起，印尼政府開始積極鼓勵農村低收入女性從

事海外家務勞動，試圖將女性勞動力納入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Chan, 

2017; Irawaty, 2021; Lam & Yeoh, 2016）。此政策與印尼既有的文化規範

及父權家庭型態有所矛盾。在蘇哈托政權的大力推動下，國家母性主義

（state maternalism）成為女性角色的核心框架。印尼女性移工被塑造成

為國家和家庭犧牲的賢妻良母，政府亦透過宗教論述將跨國勞動合理

化，將她們的經濟貢獻重新詮釋為對家庭與國家的愛與責任（Lam & 

Yeoh, 2016; Silvey, 2007）。隨著女性移工人數增加，她們的實踐逐漸改

變家庭關係與母職的意涵，母職圖像從過去以「陪伴」為核心，逐步擴

展至「養家者」的角色。然而，即便女性移工透過經濟支持家庭，她們

仍然被期待維持母職責任，並承受來自社會的道德審視，擔心自己被視

為失職的母親。 

菲律賓的遷移歷程不同於印尼，但女性也面臨類似的困境。1970 年

代以來，菲律賓政府積極推動海外就業政策，將海外工作視為緩解經濟

困境的策略；1974 年的勞工出口政策，確立了政府對海外就業的管理框

架。起初，輸出移工只是權宜之計，但隨著全球勞動市場的開放，菲律

賓的海外移民模式不僅持續發展，更成為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政府也

以「國家英雄」的稱號來肯認外籍移工的貢獻。其中，女性移工的比例

尤為顯著；1992 年起，女性人數甚至超過了男性（Ballaret & Lanada, 

2022）。菲律賓女性在跨國家務勞動和護理工作領域占據重要的地位，

但作為母親，她們也經歷著跟子女分離的痛苦（藍佩嘉，2008）。有關

菲律賓的文化與家庭研究，大多強調親屬關係和家庭的地位（Asis et al., 

2004），母親更被稱為「家庭之光」（Ilaw ng tahanan），被認為是天

生的照顧者（Asis et al., 2004; Madianou & Miller, 2013）。乍看之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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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社會對家庭社會價值的強調，似乎與國家鼓勵女性移工相悖；事實

上，在海外賺錢供養家庭，往往是女性遷移的原因。不過，與印尼移工

相同，菲律賓女性移工的母親角色也在遷移過程中被挑戰，使得菲律賓

媽媽們必須不斷保持跨國交流狀態，以達到社會所期待之對子女的情感

支持（Tiamzon-Abiera, 2024）。 

印尼和菲律賓兩國的海外移工發展歷程雖有不同，但在家庭角色分

工上仍展現出相似的性別規範，教養子女皆是性別化的工作。來自菲律

賓的社會壓力，不斷呼喚著移工回應母職責任，印尼政府則是更進一步

透過國家或宗教論述強調女性在家庭內的責任。儘管前往海外工作已成

為普遍接受的策略，文化仍持續透過傳統父權家庭與性別意識形態，將

女性限制在特定性別腳本之中，以避免女性完全取代男性的主導角色或

「拋家棄子」。因此，當焦點轉向家庭內的性別角色時，兩國女性移工

都須回應理想化女性家庭角色的論述，相似的遷移動機與性別文化框架

亦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兩國母職實作上的明顯差異。 

二、階級化的母職矛盾及跨國實作策略 

社會雖然期望女性扮演好媽媽的角色，母職卻絕非同質的樣板，而

是交織著階級和資源的現實困境。不同於中產階級家長以各種課外活動

來培養子女的潛能（Dow, 2019; Lan, 2018; Lareau, 2003; Warikoo, 

2022），勞工階級家長雖也想為孩子打造保護網，卻迫於生計壓力而得

在外奔走賺錢。這些媽媽們疲於應付經濟缺口，也難以支撐環環相扣的

密集育兒安排。勞工階級家長最擔心的，莫過於經濟弱勢的陰影會繼續

糾纏下一代，不願孩子繼續從事辛苦的勞力工作。因此，他們也重視階

級流動力，試圖用外包教育來彌補不足，期望在教育體制裡獲得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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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和機會（藍佩嘉，2014）。研究已指出，勞工階級在資源獲取上仍

感到力有未逮，未能安放於主流教養腳本的評價框架，面臨階級化的教

養矛盾。3 其中，移工媽媽的情況更是如此，當他們為了賺錢，不得不

離家工作多年，便偏離了在家照顧孩子的母職期待，遭致失職、不適任

的道德譴責（藍佩嘉，2014；Suárez-Orozco et al., 2002）。於此，移工

媽媽所面對的教養難題，不僅反應著育兒焦慮，也是有限資源下的階級

劣勢。 

在此，移工媽媽雖是為了獲取更多資源而遠赴海外工作，但遷移行

為不該被看作純然的經濟利益驅使（梁莉芳，2024；Fresnoza-Flot, 

2009; McKay, 2007）。誠如梁莉芳（2024）指出海外工作本身即是母職

實作的一部分，當移工媽媽說明出國動機時，表面上或許指向經濟誘

因，細究卻會發現，出國實是有限資源下的經濟盤算。對移工家庭而

言，教育機會是翻轉階級的施力點，讓子女找到穩定的工作，不必受家

庭社經地位牽連；而出國工作正是想為孩子提供升學機會，或預先存下

教育基金。移工媽媽重塑且擴寫了母職的意涵，以更為積極的方式串接

工作和母職，藉著經濟與教育資源的轉換邏輯，讓遷移本身被整併入母

職實作。 

雖然已努力組裝現有資源，但成為理想媽媽的母職焦慮，在跨國距

離、工作和教養責任的矛盾之下，一再被催化。為了彌補肉身缺場，移

 
3  中產階級價值和主流教養腳本有一定的親近性（affinity）。當代教養腳本傾向重

視孩子的成長發展，要求父母積極參與及規劃，有責任打造孩子快樂成長的童

年；而中產階級母親亦受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意識形態影響，強調

以孩子為中心，需要母親投入長時間且密集的陪伴與教育（Hays, 1998）。相對

地，勞工階級家庭卻遭經濟困境和教養期待雙重夾擊，被指責是以賺錢優先、忽

視子女需求的失格父母，即便想要訴諸教育制度的幫助，也缺乏文化資本來辨別

資源適切與否（藍佩嘉，20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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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媽媽透過定期匯款、購買禮物等方式來傳遞關切之情（Hondagneu-

Sotelo &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1, 2005），但這樣的作法也容易落入

關係商品化的風險（Parreñas, 2005）。另則，因為距離的阻隔，移工媽

媽無法獨挑大樑，需要和家中的女性長輩一同協作母職，仰賴她們作為

第三隻眼。過往研究亦提到，身在海外的媽媽不得不仰賴母國照顧者，

卻也擔心自己的地位會被取代，是而深感威脅和挫折（梁莉芳，2024；

Chib et al., 2013; Gorfinkiel, 2011）。 

跨國母職研究雖已累積出一定程度的發展，卻有兩個普遍的缺憾：

其一，研究者著重討論單一工作類別，未能看見不同職業類別如何形塑

母職條件（梁莉芳，2024；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1, 2005）。其二，研究者竭力描繪移工想成為「好媽媽」的面向，

忽略家庭外的生活，移工的婚外親密關係更是研究較少正面討論的內容

（梁莉芳，2024；藍佩嘉，2008；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1, 2005）。 

針對看護工的研究，已點明照護工作的特性。Hondagneu-Sotelo & 

Avila（1997）表示看護工承擔私人家戶中的再生產勞動，工作性質可

能會排擠移工本人的家庭責任。梁莉芳（2024）則認為看護工為隱形工

作，較難得到對應的回報，家戶內的權力不對等會讓看護工的勞動條件

更加艱難。這些性質反映出看護工所面臨的處境，卻未能涵蓋不同職業

的其他移工。在臺灣的客工體制下，不同職業類別的移工被納入不同管

理模式，以便達到最有效的監督。看護工受僱於家戶，工作與生活空間

重疊，並受到與雇主之間不對等權力關係的約束。廠工則被集中安排至

宿舍與工廠一帶，經由排定的班表、生產線上領班的監督，以及下班後

的門禁、集體住宿，將勞動力控制在特定生產空間之內。工作性質和實

際工作之場域，形成移工實際面對的日常處境，也造成不同的跨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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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本研究將闡明廠工和看護工的工作狀況，並討論移工媽媽如何據

此重作母職，又如何在受限的時間與空間內維繫跨國家庭關係。 

另外，跨國母職研究大多聚焦於移工母親如何竭盡全力「做媽

媽」，從匯款、提供教育機會、通訊交流，再到將出國工作整併入母職

意涵，無一不在強調她們如何回應家庭中的母親角色（梁莉芳，2024；

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然而，這樣的討論強化了社會期待

中的「好媽媽」模板，也忽略了母職的複雜性，特別是移工母親在家庭

之外的個人生活。本研究嘗試補足此盲點，討論移工媽媽在家庭外的個

人生活——尤其是在臺灣發展的親密關係——以及她們如何在母職與個

人情感需求之間協商。 

移工媽媽在臺灣的生活不僅限於工作與家庭責任，休假日也會和朋

友外出郊遊，或是與伴侶共享親密時光。這裡的伴侶指的並非子女生

父，而是長期分居後的婚外親密關係，或正式離婚後的新伴侶。不過，

就如同此面向經常被研究者忽略，這也是移工媽媽們極不欲為孩子所知

的面向。她們擔心額外的親密關係，會破壞和孩子的關係，讓孩子懷疑

自己出國工作的動機（藍佩嘉，2008）。本文在肯認移工媽媽個人生活

的前提下，進一步探討她們如何在不同角色之間取得平衡：當母職的社

會期待與個人情感需求產生矛盾，導致她們偏離理想母職的範疇時，她

們如何管理資訊，維持在子女面前的形象？藉此，本文不僅挑戰了母職

的單一敘述，也提供了更細膩的視角來理解移工母親的生活經驗。 

移工媽媽的跨國母職策略，主要受到兩個要素影響，一是工作類別

和勞動條件，二是子女的年齡。實作絕非僵固不變，移工媽媽需要不斷

調整、變通和協商。甚者，實作背後的意義，乃至母親們自身所嚮往的

母職形象，都是在一次次的考驗中才逐漸浮現和凝聚。另外，本文在探

析移工媽媽母職內部的異質性之餘，也進一步突破「好媽媽」的討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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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指出移工媽媽個人生活中不合於母職期待的部分，乃至她們如何向

母國家庭管理這些資訊。這些管理策略亦牽涉到通訊科技的使用，與本

文談論跨國母職主軸緊密扣連。 

參、跨國「展演」家庭：以通訊科技為中介的家庭互

動 

當遷移成為母職實作的一環，跨國狀態便不只是移工母職的前置條

件，更貫穿了整套實作軌跡。為了跟子女維持跨國聯繫，科技於焉成為

協商母職的籌碼，讓移工媽媽靈活配置、獲取資源（Demirsu, 2022; 

Madianou, 2012; Nedelcu, 2012; Uy-Tioco, 2007）。而手機不僅是跨國聯

繫的橋樑，手機本身的特性、提供的功能也讓互動有別於面對面的情

境。因此，除了探問移工親子如何使用手機來交流、如何達到長期維繫

感情的目的等，研究者也必須繼續追問，手機的科技物特性及功能會如

何讓親子關係出現不同於以往的互動模式？對於移工媽媽的母職實作、

身分管理又有何影響？ 

在手機普及以前，分隔兩地的家人較常透過郵寄信件來傳遞消息，

緊急時刻才會選擇撥打公共電話；隨後興起的電子郵件，劃開時間和空

間的限制，得以追求彼此緊密相連的親密感（Horst, 2006; Wilding, 

2006）。當手機成為可負擔得起的商品，互動主軸又再悄然轉變。訊

息、通話和視訊皆可發起即時的交流，讓使用者填補和調配生活的空

隙，互動從而變得更細緻和靈活（Demirsu, 2022）。 

通訊科技重構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形式，Madianou & Miller

（2013）進一步指出，各個媒介有其成熟的表達形式。例如語音通話雖

無影像，但聽覺能表達文字無法傳遞的情感。訊息則強調簡單且快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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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資訊，使用者也能在下班時間或離線狀態下，回頭讀取訊息，不受

同時在線的綑綁。訊息亦可平衡昂貴的國際電話所伴隨的經濟壓力，弭

平資源造成的資訊不對等。視訊及搭載鏡頭的交流方式，則被運用於長

時間的生活交流及參與，視訊畫面徹底改變了接觸感，且對有年幼子女

的家庭來說，影響尤為深遠。社群媒體近來提供的直播功能，讓移工能

現身於螢幕前，甚至搭建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通訊科技的物質性會影

響交流的型態，及其所能達到的效果。而今，移工媽媽絕非依賴單一媒

介進行交流，而是選擇及整併各種不同的媒體。 

除了科技物本身的性質，通訊媒介的使用方式也受到文化和社會制

度影響。在客工制度的聘僱安排下，移工不論是在雇主家庭或工廠宿

舍，一舉一動都在雇主的監視底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影響移工可使

用科技的時間與方式，例如部分雇主不允許移工在工作時間使用手機，

認為手機會導致分心、偷懶。藍佩嘉（2008）認為移工使用手機的方

式，實則反映了他們在臺灣的邊緣處境，雇主限制移工的手機使用，以

增加勞動控制。移工則發展出因應策略，掙脫空間的限制，例如使用訊

息，保持不同步卻能溝通的狀態，又或是趁雇主出門、深夜時才使用手

機（藍佩嘉，2008）。可見移工的科技實作，不只呈現跨國親子連結，

也映照出資源差異和關係中的不平等。本文延續 Madianou & Miller

（2013）所強調的「多媒體」（polymedia）概念，討論移工如何在多

種通訊媒介之間做選擇——不僅是基於科技物質本身，更是根據工作性

質、社會文化脈絡和關係性質來進行調整。 

另外，科技讓在場（presence）和不在場（absence）的界線變得模

糊，學者們也提出「共同在場」（co-presence），表示跨國家庭已能將

自身存在投射回家庭之中，達到共同經歷生活的效果（Baldassar, 2007, 

2008; Baldassar et al., 2016; Diminescu, 2008; Licoppe, 2004; Madian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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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2013）。Nedelcu &Wyss（2016）也延續共在的概念，並疊加多

媒體（polymedia）的使用邏輯，深化虛擬和想像的特性，凝聚為三種

不同的日常性共在（ordinary co-presence）實作方式。移工親子排出固

定的交流時間，其意義更在於特地空出時間給對方的默契，且用視訊通

話來強化一起從事家庭活動的感受，例如遠端共同做菜、一起度過跨年

夜倒數等。這也相當於營造出虛擬空間（virtual space），即便彼此不開

口講話，也能體會到待在彼此身邊的親密感。他們不僅把關切之情轉換

成具體而微的實踐，跨國互動間的應對調整也呈現出不同的「展演家

庭」（displaying family）方式。4 

另外，手機既是讓人得以交流、具有「親密性」（intimacy）的通

訊科技，其儲存資訊的功能也讓使用者能夠將社會關係具象化

（objectification）。手機桌面、相簿的照片、特意留存的聊天訊息等，

都一再把關係和回憶變成可見的、可隨時調度的資料（黃思齊，2011；

Christensen, 2009; Sooryamoorthy et al., 2008）。而今，這些資料不只停

留在個別手機裡，也會透過社群媒體的分享功能推播給親友及公眾，代

表這些被具象的社會關係也將變成對外展演的一部分。在此，手機雖實

現了跨國維繫情感的夢想，但劃破時空隔閡的同時，卻也容易導致資訊

被去脈絡化地呈現。正如 Goffman（1959）對社會互動的提點，互動仰

 
4  細究「展演家庭」（displaying family）和「做家庭」（doing family）的差別，前

者不僅是展示出來的語言和動作，也可指虛擬網絡上展示出來的視覺現象，後者

則是鑲嵌在日常生活裡，更傾向於「視之理所當然」的行動。同樣的行動可能是

「做」（doing），但在不同情境下卻有「展演」（displaying）的意涵，例如閱讀

床邊故事可能只是家庭的日常環節，但對旅居海外的母親來說，能夠唸床邊故事

給小孩聽，卻是維持情感的必要行動，象徵她的心仍記掛著家庭，有意展現自己

「為人母」的一面（Finch, 2007; Waruwu, 2021）。本文使用「展演」一詞，不僅

有移工媽媽自然而然對子女表露關懷的層面，也涵蓋媽媽們在社群媒體之前臺表

演時，為了符合母職期待所展演的行為或策略。 



•新聞學研究•  第一六四期  2025 年 7 月 

‧124‧ 

賴行動者對於情境的界定和預期，在不斷的操演和熟習之後，雙方通常

會依照既定社會秩序及設下的社會場景而做出對應的反應。然則，通訊

科技一旦把雙方的時空硬生生打斷、重新接在一起，互動上的不連貫必

得讓彼此付出更多心力來管理所欲揭露的資訊，且此資訊必須同時符合

角色劇本和滿足對方預期，以免讓前臺的表演破局。 

對十年前的移工親子來說，身分管理大多只是在通話時選擇性透露

生活資訊，時空隔閡讓雙方都能隱瞞不願讓對方知曉的資訊。不過，黃

思齊（2011）在其親密關係的研究中就提到，當關係中的雙方開始穿梭

於社群媒體，透過發文、發照片、轉發貼文作為分享生活的方式，前後

臺管理勢必得更細緻、顧及更多面向。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跨國親子相

處之間，甚者，身分管理不再只限於雙方都在線上。由於社群媒體允許

特定資訊留存在平臺，行動者需顧及相關資訊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影

響。新興的社群媒體顯然是一道雙面刃，一方面可以透過子女的貼文動

態來監看生活、達到管教目的，甚至是跟母國照顧者協作教養（梁莉

芳，2024）；另一方面，移工媽媽所發布的資訊，也同時被子女檢視，

若是分享休假日的資訊，不免會被子女或親友質疑是拋夫棄子地出國享

樂，進而危及移工的跨國母職實作。 

藉此，本文論證分為兩部分：其一，探問跨國母職如何用多媒體創

造「共同在場」的家庭情境，兩種共在邏輯可凸顯職業類別和親子感情

基礎對母職實作的重要性，並描述移工媽媽在遭遇子女反抗的關係衝突

時，會如何滾動式調整交流策略。其二，移工媽媽在新興社群媒體加入

的前後，如何持續協商前後臺界線、修飾身分，甚至透過隱瞞或揭露特

定資訊的方式，把社群媒體變成展演母職的新前臺，以自身日常實作來

挑戰母職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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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文追索移工媽媽們細膩且多重的實作策略，乃至釐清行為背後的

差異與限制。母職的概念隱微而動盪，若僅以訪談的方式進行，在此議

題上不僅受限於語言隔閡，也可能讓實作成為單一的模板，忽略內部複

雜的異質性及動態軌跡。因此，為了探查移工與母國的實際交流狀況，

了解跨國母職如何形塑及體現，本文先以民族誌的方式蒐集材料，近距

離觀察科技為媒介的互動現場，再輔以深入訪談，確認及增補田野材

料。 

以田野工作開啟研究，5 研究者盡可能結識來自各處的移工媽媽，

培養長時間的互動關係，縮小因國籍、身分不同而造成的距離。田野工

作所能接觸到移工親子的相處狀況，有助研究者橋接母職想像和實作，

並帶入時間的軸面來彰顯貫時性的變化，呈現出本文所強調之動態調整

過程。田野經歷也讓研究者對移工媽媽的日常有基本的了解，把繁複的

互動收攏聚焦，成為後續設計訪談問題的主軸，更深刻地捕捉遷移狀態

對母職的影響。由此，本文以通訊科技的使用作為切入點，爬梳跨國家

庭的遠距運作模式，也在觀察過程中，特別留意移工媽媽們使用科技的

情境，以及蘊藏之意義與目的，讓科技使用能扎根於交錯疊覆的特定脈

絡，避免將不同的交流形式化約為僵固的母職圖像。 

然而，本研究以民族誌進行的主要挑戰在於，研究者是否真能觀察

到移工與母國子女的私領域互動。為使田野觀察的深度和廣度足以觸及

 
5  進入田野之初，便已揭露研究者身分和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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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實作，研究者自 2021 年起，6 固定探訪臺北一個以移工為服務對象

的組織，7 至今三年有餘。在初探時期，研究者在組織裡協助處理行政

事務及中英文教學，也常跟移工一同逛街、採買和煮菜。移工們逐漸熟

識，也主動邀請研究者參加組織外的私人聚會。同時，田野範圍逐漸擴

展到組織下轄的安置中心，安置中心的交流和過夜經驗迥異於假日的組

織，當移工們生活歸於平靜，則經常是各據一方地獨自滑手機、看影片

或休息。研究者得以擺脫侷限於特定時段的觀察，觸及到日常生活紋

理，了解她們平時跟子女的交流型態。除了組織內的互動，不少移工媽

媽會引介彼此的朋友，更時不時讓研究者參與與母國親友的視訊活動。

此外，研究者也與移工媽媽成為社群媒體上的朋友，觀察她們日常的發

文直播，以及留言區的回覆。在田野中，移工媽媽聊著自己對於「好媽

媽」的想像，舉出曾經發生的例子佐證，領著研究者走入她們的生活世

界，使本研究分析能夠和她們的看法相互驗證。本研究跟移工媽媽們的

交流起始於組織，卻不受到組織範圍的限制，而能透過這些旁觀或加入

交流的機會，探入她們跟母國的連結。 

本研究主要使用中文與英文進行，研究者亦具備日常印尼文溝通能

力。在田野調查與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根據移工媽媽的語言能力靈活

調整訪談語言。例如，對於中文較為流利的移工媽媽，訪談主要以中文

進行，輔以英文或印尼文，以確保受訪者能夠清楚表達自身經驗與情

感。對於以英文或印尼文較為自在的移工媽媽，則鼓勵她們使用最熟悉

 
6 2022 年中適逢疫情升溫，該組織採取遠距工作，移工也大多待在宿舍或雇主家

中，因此未能實際探訪，只得透過社群軟體和移工維持聯繫，待疫情趨緩後才重

啟田野工作。 
7 該組織依不同國籍，專設處理印尼移工和菲律賓移工的辦公室，研究者也穿梭於

兩邊的辦公室，參與不同國籍的聚會，使觀察對象兼納職業及國籍的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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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以降低語言障礙對敘述的影響。當遇到研究者不熟悉的詞彙或

特定表達時，也會請受訪者進一步解釋，以確保理解的準確性。此外，

在安置中心觀察移工與子女通話的過程，仰賴多層次的理解方式，包括

辨識特定語調、表情與肢體語言，並記錄對話中重複出現的詞語與情緒

變化。研究者在通話結束後，會請移工媽媽補充背景資訊與情緒層面的

理解，以減少語言與文化上的隔閡，確保分析能夠貼近移工媽媽的真實

經驗。 

在為時一年的觀察後，研究者向移工媽媽提出正式訪談邀請，訪談

對象共十位，包括六位菲律賓籍、四位印尼籍移工，8 年齡介於 26 到

43 歲之間；以訪談當下的就業狀況而言，共有兩位廠工、三位家庭看護

工，其餘五位看護工仍在安置中心等待工作機會。訪談時長從一到五個

小時不等，地點在組織辦公室、安置中心，其中幾位受訪者則約在各自

租屋處或臺北車站進行訪談。訪談前皆先詢問錄音意願，針對錄音內容

進行謄打，其中二位移工對錄音感到緊張，研究者改用手寫重點的方

式，再於訪談結束後立刻補足重點和細節，盡可能還原訪談內容。 

為保護研究對象之隱私，本文所提及的移工媽媽皆以化名處理，也

在不影響分析與理解的狀況下，代換部分人物特徵和時間，以避免研究

對象被指認的風險。表 1 整理了本文分析中所引用到的研究對象基本資

料，包括訪談對象以及田野中深度接觸的移工媽媽；其餘於田野熟識之

移工媽媽雖未逐一列出，但亦深刻影響了本文對研究現象的理解與分

析。本文兼納不同性質之資料（田野觀察和訪談資料）來呈現立體樣

貌，也盡力避免只從單一角度論定移工經驗，試著深化這段綿密又深遠

 
8 研究者雖然有意探訪每一位曾深入觀察、記錄且聊過親子話題的移工媽媽，但有

數名移工已轉出安置中心，或轉換到其他縣市工作，雖然能從社群軟體上取得聯

繫，卻很難敲定訪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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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國互動過程。 

表 1：研究對象資料 

受訪者化名 國籍 工作類別 來台年資 子女人數 
妮雅 印尼 看護工 5 年 2 
蒂妮 印尼 看護工 10 年 2 
阿玲 印尼 看護工 9 年 1 
阿莉 印尼 看護工 7 年 1 
羅德琳 菲律賓 看護工 4 年 1 
珮莉 菲律賓 看護工 9 年 3 
娜妮塔 菲律賓 看護工 11 年 3 
葛蕾丁 菲律賓 看護工 8 年 4 
艾希 菲律賓 看護工 8 年 1 
潔雅 菲律賓 廠工 6 年 3 
珍娜 菲律賓 廠工 10 年 7 
喬伊 菲律賓 廠工 3 年 3 
蓮娜 菲律賓 廠工 11 年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製造共同在場：日常相處的兩種模式 

即便移工媽媽有能力將工作所得轉換成子女教育資源，肉身缺場造

成的情緒缺口仍不斷挑戰母職實作。她們以物質資源來參與子女的生

活，子女卻不必然能感受到這份心意（梁莉芳，2024）。本文認為，這

正反映出跨國母職實作脈絡的特殊之處：移工媽媽跟子女的相處有所斷

裂，甚至有不少人是在生下孩子後不久便遠赴海外。於此，如何在沒有

扎實感情基礎的狀況下實作母職？如何透過通訊科技跟孩子培養默契，

遭遇爭吵或不信任等狀況時又該如何調整？甚者，聘僱關係與工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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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母職實作與科技使用？移工媽媽如何將科技鑲嵌進日常工作，

並協商母親和受僱者角色？以上皆是研究者必須進一步追問的重點。 

本文認為移工媽媽的母職實作核心為「製造共同在場」，亦即經由

通訊科技協助，將存在感投射回母國家庭中，鬆綁地理距離對親子情感

的影響。然而，通訊科技誠然重組了跨國脈絡下的時間性，研究也發現

移工親子會發展出不同的情感關係（梁莉芳，2024），可見單是「共同

在場」，無法涵蓋跨國交流的異質性。 

為此，本文以理念型（ideal type）的方式區分出兩種共在模式，此

分類並非對經驗現象的僵硬二分，而意在提供一套分析框架，以理解移

工媽媽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選擇不同的母職策略。共在概念的發

展，一方面呼應 Hondagneu-Sotelo & Avila（1997）、Parreñas（2005）

等研究者早期對跨國母職策略的討論，另一方面也和晚近興起的數位親

職進行對話，揭示科技在母職實作的作用。不同的媒介各有特定的溝通

特質。例如，文字訊息適用於短暫而緊急的對話，而視訊及直播則適合

較長時間、更深入且具情感意義的互動（Madianou & Miller, 2013; 

Nedelcu & Wyss, 2016）。因此，研究者不應將通訊科技視為同質化的工

具，而應關注不同媒介如何與母職實作交互作用。 

在此基礎上，本文區分出「掌握性的共在」與「陪伴性的共在」兩

種互動模式。兩種模式對應特定的科技媒介，而不同媒介的溝通特質，

亦影響母親欲傳達的交流效果。藉此，我們得以理解移工媽媽如何賦予

科技交流意義，又如何混用不同媒介，以達成特定的親職目標。更為重

要的是，移工母職實作的選擇往往受限於時間與資源的匱乏。為了提升

交流的有效性，她們不得不在不同實作策略之間進行取捨——孩子此刻

最需要的是情感支持，還是具體的決策建議？本文發現，影響移工媽媽

決定母職實作內容的關鍵因素，在於子女的年齡與母親在出國前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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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前者影響母親對子女當前需求的判斷，後者則決定母親如何評估

交流的強度，以及親子關係應如何被調整與補償。另外，聘僱關係也扮

演重要角色，身在臺灣的移工媽媽，必須把通訊科技的使用，融貫進日

常工作，以平衡受僱勞工和跨國母親的多重角色。聘僱狀況因此很大程

度地形塑了科技使用和選擇，但同時，科技的物質性也協助移工跳脫當

下的時空限制。 

最後，本文運用理念型來進行概念發展的分析策略，借鑑了藍佩嘉

（2014, 2019）區分台灣家庭四種典型教養風格的方式。理念型的區分

並不代表移工媽媽使用科技的方式可以被明確歸類為任一種模式。相反

地，移工媽媽因應工作狀況混合使用不同的交流方式，並隨著子女年齡

及親子關係的變化進行調整。區分出「共在」的理念型並非目標，而是

一種分析策略（Weber, 1904／張旺山譯，2013），幫助我們揭示母職與

科技交互作用下的多媒體實踐。 

一、「掌握性的共在」：關心生活軌跡，影響日常抉擇 

本節談及的移工媽媽主要是在子女就學後才遠赴海外，未出國前是

子女的主要照顧者，曾陪伴孩子走過童年時光，已有一定的情感基礎。

雖然離別之際難分難捨，但出國工作大多是跟孩子達成共識的決定。由

於子女們多半正值青少年時期，這些移工媽媽最擔憂的莫過於孩子會走

上歪路，所以既想把握成長時光，也得將其引導至正確道路。為此，她

們仰賴訊息和通話的幫助，來了解家中發生的大小事，小至手足間的相

處摩擦，大至申請學校或工作，嘗試引導子女做出正確的選擇，並在過

程中參與家庭日常。透過零散的問候和交流，移工媽媽掌握母國家庭動

態，深化「共在」的連結意義，本研究稱之為「掌握性的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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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法親眼確認狀況，訊息是移工媽媽得知子女生活細節的基

礎。訊息的優勢在於非同步溝通的特性，不僅能對抗地理限制，也具備

靈活安排時間的彈性，彼此不必特別把時間排開，可用零碎的時間進行

回覆；移工媽媽可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就傳訊息分享，子女也能時時刻刻

報備活動和行蹤。透過來回的詢問和確認，她們既對子女的狀況有所掌

握，也同時協調行程，敲定可以通話的空檔，若臨時有變動，則即時傳

訊息告知對方，避免發現錯過或空等的狀況。菲律賓籍移工娜妮塔表

示，她會時不時傳訊息檢查三個子女的行蹤，並從明確的時間表了解每

日的安排： 

 
你知道我女兒……唉，你之前也看到我們視訊吧，他現在

有自己的朋友，有時候出去玩都沒有跟我講，因為我是一個媽

媽，我 就 會覺得 很 擔心… … 我後來 就 跟她要 時 間表

（schedule），我看到就知道今天要幹嘛，會問她說：「喔你

現在在哪裡？」、「你現在是不是回家了？」她就會告訴我，

這樣比較好。（菲律賓移工，娜妮塔）9 

 
非同步溝通雖然能縫合交流的時間差，卻也造成細瑣的挑戰。訊息

提供事後回覆的彈性，反倒讓移工媽媽不再能直接或強制要求子女定時

給予回覆，只能被動等待「空閒之餘」回傳的訊息。她們也擔心子女不

是沒時間回訊息，而是刻意不回訊息，更害怕這種「有空再回」的模式

會讓彼此漸行漸遠。 

為了避免真相被刻意或「善意謊言」掩蓋，移工媽媽積極採取行動

 
9 所有菲律賓籍移工和其中一名印尼籍移工的田野互動及訪談都以英文為主，部分

印尼籍移工會在對話中穿插使用印尼文，引用時皆由本文作者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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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獲取多方資訊，例如跟家中的其他照顧者協作。Chib et al.（2013）對

印尼和菲律賓女性移工的研究，發現移工媽媽會經由母國照顧者之手，

遠端控制、制定和討論育兒方式。對葛蕾丁來說，菲律賓的親友就像是

「第三隻眼」，一旦子女沒回訊息，便轉而詢問其他照顧者，協助確定

子女的動向，以及他們是否隱瞞、說謊： 

 
有幾次他們說已經到家了，我叫他們開視訊，他們說「等

一下」，我就感覺事情怪怪的。我打電話去給住在附近的親

戚，請他們到我家確認，如果發現（小孩）不在，我會再打回

去問他們為什麼騙我。（菲律賓移工，葛蕾丁） 

 
照顧者的協力網絡是跨國母職的頂樑柱之一，移工媽媽需要仰賴其

他照顧者的分工、後勤支援或暫時接手照顧，甚至是讓渡出部分權力，

留給照顧者應對變通的空間。娜妮塔表示，她會在多方確認下拼湊全

貌，乃至委由母國照顧者來傳達價值觀： 

 
我都會知道啊，就算他沒跟我講，其他人也會跟我說他不

乖……我也都拜託我的姊姊，跟他說要多多照顧我的小孩，因

為我不在，要有人看他們，拜託她（姊姊）跟小孩說我是因為

要賺錢才不在家，然後他們（小孩）就會知道這些道理了。

（菲律賓移工，娜妮塔） 

 
為了得知子女的生活全貌，除了傳訊息或跟照顧者協作，移工媽媽

也搭配通話功能。最重要的通話常出現在夜晚時刻，並以這通電話為

軸，串接一整天的交流。對於在工廠工作的移工媽媽而言，上班時間無

法任意使用手機，她們把握固定的空檔傳訊息，例如喬伊在打卡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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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如廁時、午餐休息等零碎時間，都會查看訊息和回覆子女。晚間下

班後，才能有比較自在與連貫的時間能與子女通話。即便這些資訊早已

用訊息確認過，移工媽媽還是不厭其煩地想從子女口中聽出更多細節。

當詢問蓮娜通訊科技是否有傳達情感的侷限，又會否影響她們判斷子女

的狀況時，她表示： 

 
有時候真的很難，傳訊息的時候寫得很少，你知道這件事

發生了，但你不知道到底是怎樣⋯⋯可能會再傳一次訊息問，問

他是不是不高興、還好嗎、覺得怎樣，但這些東西（傳訊息）

問了可能是一樣，他們講不多。但視訊的時候你就知道他們在

不高興，用問的不一定要講，但你會（從視訊畫面）看出

來……所以你看我們才總是要講電話、每天講，因為那是不一

樣的。（菲律賓移工，蓮娜） 

 
對移工媽媽來說，若想掌握子女的生活，需要搭配訊息和通話的長

處來串接事件全貌。尤為重要的是，移工媽媽在了解事件之餘，還會帶

入自身教養觀念，給出進一步的建議，告訴孩子什麼該做、什麼不該

做，又應該要怎麼做。來自菲律賓、輾轉在各國工作多年，目前已是祖

母的看護工艾希表示，因為自己需要照顧阿嬤，兒子也得出門工作，雙

方較難維持通話一小時以上，通常會在阿嬤入睡且兒子下班後才開始通

話。年近五十半的艾希用起社群媒體仍是得心應手，甚至會用臉書的上

線狀態來判斷兒子是否也已下班，一旦狀態跳成「上線中」，她便撥打

電話，連接上兒子在菲律賓的家庭生活。她會跟兒子交流當天發生的

事，也自嘲自己「很囉唆」，即便兒子已經成家立業，還是忍不住會耳

提面命地告誡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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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我說今天怎樣怎樣、發生什麼事、哪個同事怎麼了，

害他很累，我也會跟他提醒一些事。像是什麼事？就是要小

心、不要喝酒、不要跟朋友到處跑、要幫自己的小孩多賺點

錢、要當個好爸爸……大概像是這些，我都跟他講這個，他會

說，好好好，他知道了。（菲律賓移工，艾希） 

 
艾希把囉唆界定為給兒子的建議，同樣地，前述的娜妮塔和蓮娜聊

到晚間通話的內容時，也多次提到這個關鍵詞，促使研究者繼續挖掘

「建議」所代表的意義——晚間通話究竟佔據什麼樣的母職實作定位？

又如何跟「建議」交纏在一起？ 

在田野的閒聊中，娜妮塔常將話題引向母親的責任、重申自己的貢

獻。她認為媽媽最重要的身分不只是賺錢，而是要適時導正脫序的行

為，成為子女成長道路的燈塔。換言之，經濟上的協助只是錦上添花，

引導孩子走往正確的方向才最為重要。當問起平常是如何將這樣的想法

付諸行動，娜妮塔描述了青春期孩子的叛逆，表示自己一面作為子女詢

問意見的對象，一面也主動提供方向： 

 
……媽媽就是給建議，我就在這裡，雖然不是說在他們身

邊，但他們來問我，我就會回；如果看到他們做得不對，我也

會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不然小孩會變得不乖、跟別人學壞。

要讓小孩知道什麼是對的、要怎麼做，這不是給錢就好了，給

錢的話會亂花，但教他們、讓他們了解道理，這些以後長大都

用得到。（菲律賓移工，娜妮塔） 

 
其他移工媽媽也分享了關於「建議」的看法。蓮娜認為媽媽應該扮

演引導和給予建議的角色，得知子女日常行程之外，也能給予相應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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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給建議時候我會覺得很安心，他們遵從我的指引，我也會

問他們後來發生什麼事，他們都說很好。這讓我知道我的建議

對他們來說很 ok，我又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對，而且我又告

訴他們要怎麼做，等於我都知道了，還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我不那麼想要回家了，因為現在，你透過

手機就可以跟他們講話、叫他們做你希望他們做的事。（菲律

賓移工，蓮娜） 

 
言下之意，讓蓮娜感到踏實之處，在於她能跟上子女生活的日常，

甚至有機會下指導棋，引導未來走向。這也是「掌握性的共在」的一塊

重要拼圖，平日裡的一連串查勤、詢問和建議，意在從「關心和建議子

女」，銜接到「掌握日常生活」，從被動得知轉為主動出擊，雖然是用

零碎的訊息和通話接起互動，卻好似親自參與事情經過，讓子女覺得媽

媽好像一直守在身邊。 

不過，看似綿密的訊息和通話交流，也有疏漏之處，移工媽媽需要

滾動式調整策略。蓮娜看重子女未來的發展，反覆告誡女兒應該先完成

學業後，再考慮交往與結婚之事。每當聊起親密關係的話題，蓮娜都強

調女兒「很聽話」，從未違反這項約束。然而，蓮娜開始注意到女兒的

臉書動態上，偶爾會出現一位她不認識的男性，並且常和女兒有密切的

留言互動。直到某天看見女兒上傳一束玫瑰花的照片，積攢已久的疑惑

才一次迸發。幾經詢問，女兒坦承和對方已交往三個月，蓮娜在震驚、

生氣、訓斥跟逐步溝通後，也意識到母女間雖然每日都有固定交流，仍

會有被刻意按下未提的資訊，當即開始思索是否應該加強對女兒生活的

了解。經歷這樣溢出教養腳本的意外後，蓮娜和女兒重新培養交流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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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從原先的語音通話，轉為盡可能開啟鏡頭，以便確定女兒身邊有什

麼人、是否安全抵達學校宿舍。若發現女兒與對方待在一起，蓮娜會要

求對方也加入視訊，不厭其煩地叮囑對方要保護女兒的安全、不可影響

女兒課業。此次插曲可看見移工媽媽靈活調整交流策略的能力，也映照

出社群媒體上資訊管理的重要性。社群媒體使用者需要同時維持家人、

朋友等多重前臺，讓各種關係及秩序不至於崩解；當某一方揭露的資訊

若與彼此的認知或期待有所斷裂，便會生出嫌隙，讓雙方再次意識到彼

此終究不是真正生活在一起。 

喬伊、蓮娜和其他採取掌握性共在的移工媽媽皆是工廠工人。她們

的通訊時間在工廠生產體制的規範下，高度受制於排班結構與勞動節

奏。在工作期間，他們必須維持工作專注和生產量，無法自主調配手機

使用權。這讓她們只能運用上工前後的零碎時間來傳訊息，期待著子女

的非同步訊息更新。另外，也有少部分家庭看護工，白天忙於照顧長

者，或被雇主嚴格限制手機的使用時間。例如艾希照顧的阿嬤被診斷出

阿茲海默症，她需要時時盯著阿嬤的一舉一動，不能讓阿嬤落單。艾希

無法一直維持在線狀態，只能等阿嬤入睡後，才能放心跟兒子通話。 

在本節分析中，移工媽媽掌握生活瑣事，再延展出帶有實際教養意

涵的建議，而順著這套實作邏輯，掌握生活跟給予建議是一體兩面的著

力點。移工媽媽先用訊息和通話交流資訊，掌握大致狀況再給予建議，

也是在給予建議之後，才能使子女的生活軌跡更在掌握之中。因此，她

們能從零碎的訊息、簡短的通話來描畫彼此的生活，再用關心和建議來

將欲傳達的教養準則穿插其間，成為連貫而深刻的日常家庭互動。總結

來說，這套自建議到掌握的多重科技使用策略中，訊息和通話各有長

處、各司其職，讓移工媽媽間接對家庭生活進行管理，並感受到自己正

對子女造成影響、參與大小事件的抉擇，匯流為共同經歷生活難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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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性的共在」。然則，百密總有一疏，社群媒體提高了互動的不確

定性，親子的情感基礎亦會影響跨國母職的成敗。若是如蓮娜母女般關

係緊密，插曲可在重新調整交流方式後化解；若是親子關係並不穩固，

一旦危機出現，縱然動用各種交流方式也難以填補漏洞。於此，虛擬的

共同在場無法全然取代實際陪伴，出國前的親子關係是跨國母職在實作

上的重要因素。 

二、「陪伴性的共在」：保持通話狀態，彌補親子時光 

社群媒體讓訊息、通話或視訊皆免去付費門檻，飽受思念之苦的移

工媽媽們得以進行更頻繁、更長時間的交流。視訊及直播結合聽覺和視

覺，螢幕兩端的家人幾乎像是面對面互動，創造出「同在一起」的交流

情境，也影響了跨國「展演」家庭的策略（Nedelcu & Wyss, 2016）。本

節所欲探討的移工媽媽，通話模式及內容不同於「掌握」的邏輯，而是

以視訊來強調守在身旁、即時回應的親子時光，本研究稱之為「陪伴性

的共在」。 

進入田野一段時間後，研究者注意到一種不顯眼，卻潛伏於日常的

通話方式：移工和母國子女雖然接通電話、打開鏡頭，卻不會滔滔不絕

地分享生活，反而在保持通話狀態的同時，照舊進行手邊的事。由於她

們經常只戴著單邊的耳機，隨意將手機立在桌前或放在大腿上，又照常

參與移工間的閒聊，所以在一開始，甚至難以發現通話正在進行，直到

移工媽媽突然跳開聊天話題，開口對螢幕另一端的子女說話，才令人驚

覺對方一直都在線上。 

研究者開始留意移工媽媽是否戴著耳機、用眼角餘光確認螢幕畫

面，發現這樣的通話方式在田野裡實不少見，並激發出進一步提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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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通話卻不對話」的模式，對她們而言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若非直

接開口對談，又該如何維持情感？研究者在她們正式掛斷電話之後，追

問背後的邏輯和意義，得到的回答可分為兩個層次，其一，以密集對話

為核心的通話，不免夾帶被迫回覆的壓力，若轉為不必開口或可隨意開

口的默契，可更有彈性地應對其中一方無法開口的情況；其二，通話搭

接的管道一旦保持即時暢通，便能讓她們感受到一種開口就能觸及對

方、彷彿對坐在餐桌兩側的感覺，搭建起日常相處的踏實感。 

不同於「掌握」是以頻繁的訊息和簡短對話來了解子女動向、給意

見或傳遞價值觀，本節談及的視訊通話時間長至半小時以上，或直到其

中一方不得不掛掉電話。印尼籍看護工蒂妮習慣在被照顧者午休時，跟

兒子們視訊，一邊吃飯一邊確定兒子們放學後安全到家。10剛到臺灣

時，蒂妮的小兒子尚在襁褓中、大兒子還不太會講話，加上通訊技術未

及現在發達，彼時只能靠著家人側錄的影片來了解家裡狀況。直至今

 
10 為了維持長時間的視訊，移工必須從薪水中預留一部分作為手機通訊費用。蒂妮

表示，印尼的網路費用遠高於台灣。在台灣，每月支付 500 至 600 元台幣即可

享有吃到飽的網路，但在印尼老家，她必須定期購買網卡，平均兩個月就得花費

約 5000 元。隨著兩個孩子漸漸長大，手機遊戲的網路流量消耗也大幅增加，孩

子們在視訊時經常要求媽媽支付額外費用購買更多流量。然而，即便投入高額費

用，蒂妮的家人仍受限於不穩定的網路。遇上雷雨，視訊畫面便斷斷續續，颱風

來襲時，甚至可能暫時失去與家人的聯繫，使得遠距母職的實踐充滿變數與挑

戰。Massey（1994）以權力幾何學（Power geometry）的概念來討論個人和群體

會因權力和資源的落差，而體會到不同的壓縮效果。科技並非均質地賦權於所有

人，時空壓縮的效果取決於個體的社會經濟條件與科技基礎建設的可及性。對移

工而言，通訊科技的使用不僅受限於個人經濟能力是否能負擔手機與流量費用，

更受到其母國所在地的網路基礎設施影響，進而決定其跨國交流的可能性與穩定

性。出身於中爪哇小村莊的蒂妮，受到這個她難憑一己之力扭轉的結構所困；同

樣的，部分住在菲律賓鄉村的移工媽媽也反映過她們也面臨著類似的科技不平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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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兒子們雖然已升上小學、具備一定語言能力，卻很難要求愛玩的他

們規規矩矩坐在螢幕前面，故而蒂妮選擇退讓一步，大部分時間都讓兒

子架好視訊後，在螢幕內外衝來撞去、各玩各的遊戲，偶爾才穿插著問

一兩個問題，或在兄弟倆拌嘴時出聲制止，其餘都是靜靜地伴在螢幕另

一頭。過去的側錄影片形式把家庭互動濃縮到手機畫面裡，但視訊的優

勢在於，蒂妮可「即時」觀看並給予回應，甚至感覺自己真的坐在家裡

客廳，親眼看著兒子們嬉笑打鬧，並同時讓兒子們知道媽媽正在螢幕的

另一端： 

 
用講電話，聽到比較好，如果用寫（訊息）這樣的，我也

不知道他在幹嘛，如果我問你在幹嘛，他說現在在吃飯，但是

如果沒有呢？那用視訊就能看到啊！那視訊會一直看著鏡頭

嗎？不一定，會做自己的事，看他們啦，一定我（看著他

們），他們不會（看我）。如果講電話，弟弟說哥哥在看電

視，我就放著看他們看電視，要去上廁所什麼也都可以啊，我

都看到他們在幹嘛。（印尼移工，蒂妮） 

 
雖有通話機會，但移工媽媽擔心情感無法完整透過言語傳遞，年幼

孩子們也還沒有成熟的溝通能力，所以轉而強調存在感，藉由通話搭起

的即時在線，把自身的存在投射入母國家庭中。據此，實作的焦點並非

子女分享了哪件事、分享得多深入和仔細，而是讓通話保持接通、可以

隨時開口對話的狀況，使彼此感受到「對方就在身邊」。移工媽媽將

「通話狀態」轉化成「在場」，以期跨越地理距離上的鴻溝，達到一種

待在對方身邊、擬似陪伴的效果。 

來臺多年都未曾回印尼探親的阿玲，想起母國家人不免有些悵然若

失，但更讓她摸著心口糾結的是，兒子一度跟她漸行漸遠，只把照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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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奶奶和阿姨當成親密家人。同樣在兒子不會講話前就出國的阿莉也

表示，因為自小就不在身邊，孩子跟她的關係十分疏離，甚至不願意喊

她一聲媽媽，認定多年陪伴照顧的阿姨才是「真的」媽媽。雖然她們不

厭其煩地向兒子解釋離家原因，嘗試縫補這段關係，但兒子不太願意開

口對話，常常迴避問題或有所隱瞞，讓對話陷入毫無進展的鬼打牆。在

痛苦、愧疚和糾結之下，阿玲和阿莉慢慢摸索出陪伴的重要性，意識到

讓兒子感覺到「媽媽陪在身邊」，才是真切扎實的行動。她們各自轉變

方式，就如阿莉培養出早餐視訊的默契： 

 
我後來都是吃早餐的時候跟他打電話，他爸爸叫他起床，

吃早餐換衣服，再去上課，我們是沒有一定要講話，我看他也

不想……但他會知道我在，前面會講一下，就說早安，我是想

要陪他吃早餐、看他吃早餐。 

那小孩有在注意你嗎？ 

沒有啊，他就做他自己的事，他在他的手機上看影片，我

們打電話是用他爸爸的手機，啊他腦袋都是在手機（影片）

上，只有我突然講話或講話變比較大聲的時候才會轉來看我，

我也只有一些時候會問他說吃飯怎麼樣、學校怎麼樣……因為

我也是被叫去要照顧阿嬤，手機有時候放口袋或放旁邊。（印

尼移工，阿莉） 

 
雖然不涉及資訊分享，但阿莉運用平凡且固定的用餐時光來搭建互

動情境，試圖削弱距離的存在與螢幕的隔閡，讓跨國交流變得更加自

然，也更像是實際待在同一個空間，好似抬頭就能進行對話。菲律賓籍

的潔雅同樣化用了這種空間感，她會跟三個孩子說「Give me the 

CCTV」，也就是讓孩子們開啟鏡頭、把手機立在餐桌前，好似一家人



「共同在場」下的跨國母職實作：東南亞籍移工的情感聯繫和身分管理 

‧141‧ 

圍著餐桌吃飯的親子時光： 

 
我讓她們把手機靠著立起來（比出動作），然後繼續吃

飯，我也看他們吃飯，看他們笑著聊天就讓我很開心，其實

（手機）放很遠，我也聽不到他們在講什麼，但是只看他們

笑，我就會笑，像在家一樣……如果說是接了電話就把手機放

在那邊，你完全不管他，那我覺得這很莫名其妙，但我們不是

這樣，我會看一下，所以知道他們在幹嘛。我就陪在那邊、跟

他們在一起，你知道吧，這就是這樣做的意義！（菲律賓移

工，潔雅） 

 
雖不能親自在場，但潔雅用視訊中介出虛擬的存在，將通話狀態視

為是「餐桌時光」的轉化——甚至更緊密、更珍惜——讓彼此可以聽得

到、看得到跟感受得到對方。同樣在此，互動的親密感並非體現於高密

度的聯繫，或是深層的談心內容，而是一種能感受到對方就在身邊、開

口就能觸及的踏實。 

論者可能會假設，家庭看護工需隨時待命，而廠工的工作時間則較

固定，因此後者更能跟子女維持穩定的互動。然而，本研究從田野資料

和訪談中發現，看護工的跨國交流實則更具彈性。看護工們雖得處理雇

主家中的突發狀況，但實際工作內容因被照顧者的身體狀況而有差異。

有些移工需要全日注意被照顧者的狀況，也有些人只需負責簡單飲食起

居。即便後者的工時較長，卻更有機會在工作時兼顧家庭生活。 

本節提到的移工媽媽，如蒂妮、阿玲、阿莉等人亦皆是家庭看護

工。除了工作彈性，子女年幼而難以透過文字訊息交流，也是她們積極

向雇主爭取視訊時間的重要原因。她們的中文相對流利，能向雇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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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國家庭的情況，在保證不影響工作或不讓被照顧者入鏡的前提下，雇

主大多會體諒。她們把聯繫時間固定於日常生活的節點，利用早餐或晚

餐的時間撥打視訊電話，煮菜或掃地時也會掛在通話上。這讓持續視訊

的恆久上線狀態成為可能。其中，也有移工讓被照顧者加入視訊的行

列。羅德琳照顧因中風而臥床的阿嬤，阿嬤稱讚她的孩子可愛又有禮

貌，表示跟小孩視訊能讓心情輕鬆許多，羅德琳也讓孩子學著用中文打

招呼。這樣的安排不僅讓羅德琳的孩子獲得額外的情感支持，也讓她能

將照顧長輩與陪伴子女的時間結合，使遠距母職的實踐更具連貫性，而

不侷限於夜晚等零碎的空閒時段。 

對這些移工媽媽來說，「在場」背後的意義是「陪伴」，以在線的

通話狀態製造更直接的「共在」。她們大多在子女生命歷程的初期便遠

赴海外，實際相處時間較少，錯過培養感情和信任的重要階段，就算喊

得出「媽媽」，孩子們也不必然意識到這個角色的意義和付出。因此，

在面對跨國母職的挑戰時，她們無法將既有的感情基礎，轉換成抵禦距

離的籌碼，必須一邊交流一邊打地基。更有甚者，她們面對的大多不是

能夠專注地坐下來交談、以抽象概念傳遞價值觀的對象，而是牙牙學

語、還無法流暢溝通的年幼孩子。在摸索和協商的過程中，移工媽媽意

識到密集對話無法在此關係中發揮功效，便觀察孩子的反應、互動習

慣，逐步調整通話方式，最終磨合出輕鬆、日常的共在形式，用持續的

通話狀態來彌補肉身缺席，即便各做各的事，也可感受媽媽的陪伴。 

三、小結：受親子關係和聘僱狀況影響的母職實作 

印尼和菲律賓籍移工都受到家務勞動之性別分工的社會文化影響，

形塑她們需履行的母職腳本。不過，母職腳本是社會對母親的期待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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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角色框架，母職實作則是因應實際狀況所行動的結果。在把腳本付諸

為實作的過程中，又會再受到親子關係（即子女年齡、過往陪伴經驗）

及聘僱狀況的影響，移工媽媽一方面要顧及親子關係來調整教養策略，

另一方面也要協商日常工作。針對後者，移工媽媽必須在工作與自身母

職實作之間取得平衡，面對雇主的監督和規範，移工有時不得不壓抑自

己的母職實作。這顯示出，母職實作並非單向地受文化腳本規範，而是

在勞動場域與聘僱權力關係中不斷調整與協商。移工選用科技媒介的結

果，亦是他們因應結構性限制所發展出的母職實作策略。 

在「掌握性的共在」中，雙方已有穩固的親情基礎，故而把更多心

力放在日常行動的「掌握」及建議，引導孩子做出正確的人生抉擇。移

工媽媽傾向運用簡短、快速且靈活的媒介，如訊息或短時間通話，來確

定子女的動向。在「陪伴性的共在」中，主要目標則是培養熟悉與親密

感，由於子女年幼，移工媽媽側重於可傳遞聽覺、視覺等較直接的媒

介，如直播或視訊，巧妙地把通話狀態轉化成「在場」，重構空間感來

達到陪伴子女的效果。與此同時，子女年齡和過往陪伴經驗相互重合：

子女年齡較大者，通常在母國已有一定的親子感情基礎，傾向採用掌握

性的共在；子女年齡較小則陪伴經驗較少，而選擇陪伴性的共在。年齡

和陪伴經驗作為母職實作差異的重要脈絡，反映了跨國母職中非線性連

貫的相處特性，兩種共同在場的理念型正是因應不同的陪伴和情感脈

絡，所開展的跨國母職圖像。 
除了親子關係的脈絡，聘僱狀態更是影響日常場景中的科技使用。

為了限制移工勞動力，臺灣政府將管理移工的責任外包給雇主，這讓移

工的工作環境成為充滿監視的場域。與雇主同住的家庭看護工，日常起

居的家庭空間佈滿雇主的控制，移工連休息時間也得配合雇主。廠工雖

然不與雇主同住，但時間與空間都受到雇主管理，也經常得和多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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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小的宿舍。因應不同勞動條件，移工也調整交流的媒介。 

本文歸納出，廠工的工作時長較為規律，但班表可能因工廠需求而

有所變動，或者移工積極爭取加班或大夜班等賺取加班費的機會，導致

與子女的作息錯開。其中，幾位在工廠工作的移工媽媽，經常值夜班到

清晨才回宿舍，輪班也大多是平日休假，一天只能擠出最多半小時到一

小時和子女講電話，其餘時間都是透過訊息交流。其他廠工也表示，他

們無法像部分看護工一樣，撥出早午晚餐或孩子放學的下午視訊，最多

只能在下班後通話。對廠工而言，為了因應勞動狀況，非同步的通訊媒

介成為首選，她們可以在短暫的休息或如廁時間查看訊息。另一邊，家

庭看護工的工作時間較為靈活，雖然隨時可能受到雇主的勞動監視，但

部分看護工仍有機會爭取雇主的體諒。例如阿莉詢問她所照顧的阿嬤是

否可以跟孩子視訊，並強調這並不會影響工作、也不會讓被照顧者入

鏡；移工能跟子女有較長時間的視訊交流。至於未能爭取到手機使用彈

性的移工，則會利用較為零碎且能避開雇主管控的時間（如倒垃圾、被

照顧者午休等）使用手機，或在有限的休息時間快速查看訊息。 

廠工因工作的限制，大多選擇掌握性的共在。看護工則有較為靈活

的時間安排，以及跟雇主協商的空間，若獲得雇主的允許，即能跟孩子

維持一定時間以上的視訊，甚至固定在早餐或晚餐時間撥打視訊電話，

達到陪伴性的共在。若未能獲得許可，則如同廠工的作法，採用掌握性

的共在。在此，科技並非單向地賦權或削弱母職實作，而是與移工的勞

動條件、聘僱關係以及家庭互動模式交織，共同塑造了一種具有彈性及

適應性的遠距母職。 

最後，廠工和看護工的工作性質差異，也受到資本主義的支配勞動

力邏輯影響。在不同工作場域的移工，勞動力有不同的體現形式。工廠

的空間受到資本家（雇主）和生產線上的管理者所支配，勞動過程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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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工作規則，也很大程度受到控制。在排班時間，廠工被要求全神貫

注在工作上，任何與生產線無關的行為，都被禁止和監督，下班後才能

回歸個人生活。相對而言，與雇主同住的看護工，雖也是雇主外包照護

工作的勞動力，但對雇主家庭而言，看護工也是朝夕相處、活生生的個

人。家庭雇主更有可能會允許看護工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兼顧照顧

工作和母國家庭。雇主看待移工作為勞動力的方式，在不同工作場域發

揮不同效果，也延伸影響移工跨國交流的彈性。而東南亞籍移工媽媽的

母職實作，回應了母國性別分工對女性的文化性規範，以及勞動市場對

移工的制度性限制。 

陸、前後臺身份管理：共在之下的母職劇碼 

在通訊科技融入日常工作之外，移工的休假日則提供另一個分析移

工母職的角度。在工作日，移工媽媽需在教養者與養家者之間取得平

衡；而在休假日，則在母親角色與個人生活之間協調，以避免被質疑為

單獨離家享樂。在本研究中，部分移工媽媽在與母國丈夫分居多年後，

已在臺灣建立新的親密關係，並藉由休假日的時間享受個人生活。然

而，由於性別角色期待，以及父權主導的母國社會結構影響，移工媽媽

往往必須有意識地隱藏其在臺生活的某些面向，甚至刻意展演符合理想

母親形象的行為。換言之，移工媽媽需要在通訊媒體上進行身分管理。

因此，除了注意她們對子女的關心外，研究者也不應忽略那些被刻意按

下不提的資訊，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移工媽媽的多重樣貌。其中，週日不

僅是移工逃離雇主管轄的「後臺」（藍佩嘉，2008），本文進一步指

出，週日的出遊亦是移工媽媽為了維持母親形象，需要向母國家庭粉飾

的另一個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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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母國的社會文化確實建構出一套理想母職劇碼（repertoire），

要求女性重視家庭價值。然而，本文指出，當移工媽媽攬下家庭的經濟

責任時，也重構了原有的母職劇碼。她們將海外工作納入母職的實作範

圍之中，形塑出兼顧照顧與養家的跨國母職樣貌。因此，我們可以從田

野資料中看見，經濟貢獻成為移工媽媽的盾牌，幫助她們抵擋部分來自

母國的質疑，並爭取更多屬於個人生活的空間。 

本節將聚焦於移工媽媽在休假日的活動，探討她們如何在個人生活

與製造共在之間取得平衡；當面對可能被指摘的行為時，移工媽媽如何

拿捏資訊揭露的分寸，或是如何向子女進行解釋。同時，她們的做法反

映出其所演出的母職劇碼樣貌。這些資訊篩選與身分管理的實作，不僅

展現了移工媽媽在跨國狀態下的主體性，更是其重構母職意涵的關鍵之

處。本文納入移工在工作日與休假日中等情境，說明通訊科技使用的不

同場景，以期讓移工媽媽的形象更為立體，並補足「共在」對她們而言

的多重含義。 

一、隱藏特定資訊：維持母職前臺的佈景 

通訊科技的發展提高了跨國親子製造共在的密度。在過往通訊不便

的狀況下，移工媽媽有更多空間來管理身分或隱瞞不欲人知的秘密；如

今，前後臺的界線因交流管道的多元化，需要不斷協商和重新界定。幾

位研究者接觸過的移工媽媽在臺灣有另一位親密伴侶，每人的狀況各有

不同，有些人早已和母國丈夫分居，只是礙於外界眼光和離婚不易而維

持法律上的婚姻關係；有些則是維持著兩段平行的關係。移工媽媽雖能

在通訊科技搭起的前臺出演關心子女的母親形象，但從她們面對母職的

看法，以及平衡婚外親密關係和母親身分時所經歷的內心衝突，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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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跨國母職並非鐵板一塊，存在著理想和實作之間不同程度的落差。有

些移工媽媽會為此深責自己是個不完美的媽媽，亦也有人認為維持親密

關係和關心母國子女是兩回事，在臺的親密關係並不礙於母職實作。 

珮莉數年前剛到臺灣時，個人手機仍不發達，只能跟家人事先約好

時間到網咖租借電腦視訊。雖能夠每隔幾週在螢幕上看到家人的身影，

珮莉仍覺得孤身在外的苦楚無人能理解。她後來在臺灣遇到另一位知心

伴侶，相互聊慰身處異地他鄉、身為移工的辛苦。因為當時的跨國交流

較不密集，珮莉只要把話題專注在子女身上，避重就輕地不提自己在臺

灣的生活，就能輕巧地隱瞞這段關係。珮莉成功運用時空隔閡，把視訊

變成跨國母職展演的前臺，扮演定期關心子女的海外母親，並把婚外關

係的秘密留在「共同在場」之外的後臺。不過，即便珮莉不斷強調她每

天都為家庭而努力賺錢，且從未停止跟小孩聯絡；另一方面，卻也自我

批評是個失格的母親，所作所為形同背叛家庭、背離社會期待。談起這

件往事時，珮莉跟對方的關係已結束超過五年之久，並向母國家人坦白

一切，卻仍舊背負巨大的愧疚和懊悔。 

珍娜和法律關係上的丈夫分居多年，目前跟同在臺灣工作的男友安

迪維持多年親密關係，穩定發展超過七年，面對臺灣朋友時亦已稱呼安

迪為丈夫。從七年前的通訊不便一路走到網路發達的現在，珍娜管理資

訊的方式明顯有策略和程度上的改變。珍娜起初的作法和珮莉相似，只

要在為數不多的通話時間對此事避而不談，便能成功不被子女發現；然

而，當資訊交流變得密集和多元，珍娜必須撥出更多時間和七名子女視

訊交流，也得更注意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以免不小心露出馬腳。平時若

接到子女的來電，珍娜會請安迪先行迴避，或是事後再回撥給孩子。此

外，珍娜始終不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任何跟安迪有關的資訊，在朋友的貼

文留言區下也會避免有所交集，兩人在社群媒體上近乎隱身。這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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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初期有效，時間一長，年紀較長的女兒們仍注意到珍娜視訊的背景並

非宿舍或雇主家，便開始追問她跟誰出去、身旁有誰，讓珍娜不得不將

實情告知兩位大女兒。與珮莉不同，珍娜並不認為交男朋友會影響母職

或在臺工作，她掛念子女的心始終不變，強調每天認真工作賺錢、只在

休假日跟男友見面，但她依然擔心年紀較小的孩子們會不諒解自己的作

法，甚至指責她拋家棄子。因此，面對資訊管理的部分失敗，珍娜要求

兩個女兒持續向弟弟妹妹們保密，並將女兒拉入自己的陣線，要求她們

代為轉達自己對其餘子女的關心。 

除了在子女面前隱藏後臺的婚外親密關係，若想在前臺扮演合乎社

會期待的母親，最重要的劇碼是透過通訊科技來表達對子女的關心，此

亦回應前一節所提出的不同共在模式。但更為重要的是，即便處於共在

的狀況，移工媽媽仍須仔細拿捏資訊，讓共在恰如其分地成為履行母職

的方式，又不戳穿前臺角色的破綻。隨著社群媒體上可揭露的資訊變

多，移工媽媽被期待要分享更多日常瑣事，前後臺的界線更容易被滲

透，身分整飾也加倍不易。從珮莉到珍娜的例子，既可從她們對婚外親

密關係的態度——擁有婚外親密關係是否代表母親失格——看出各人心

中母職圖像的差異，前後臺的管理也在科技更迭下，因社群媒體的加入

而變得綿密和謹慎。 

最後，婚外親密關係本身，與母國文化的性別期待背道而馳，但移

工媽媽也以經濟貢獻來填補和替代隨之而來的質疑。在珍娜的兩位大女

兒得知她與安迪的關係後，珍娜盡力向她們解釋自己在臺灣工作的辛

苦，以及賺錢改善家庭物質條件的成果。在那之後，珍娜更加省吃儉

用、積極匯款回家，意在消解女兒的不信任。移工媽媽提供的經濟貢

獻，讓她們得以從看似偏離好母親的航道扭轉回來。此亦可見，在臺擁

有伴侶的移工媽媽，絕不代表已將母國家人拋諸腦後；相反地，她們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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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情感上的互相扶持，努力在異國他鄉維持生活，並且依然透過細密的

時間安排來兼顧不同身分，善盡她們所能做到的經濟匯款或日常通訊。 

二、展現特定資訊：以「共在」換取個人的自由空間 

除了把可能破壞前臺身分的資訊按下不提，移工媽媽也以揭露特定

資訊的方式來操作共在，換取個人的自由空間。積極跟子女互動的同

時，移工媽媽的休息時間勢必會被擠壓，她們必須把握珍貴的時間，做

出最大化的利用，而直播恰為她們提供了一邊休息一邊履行母職的可

能。直播並不限制雙方都得在場，隨性開起直播的移工媽媽可以把當下

轉化成影像，再保留紀錄以供事後觀看。當移工媽媽會跟朋友一同出門

逛街、放鬆，即便只是坐在公園或車站大廳聊天，她們仍會開啟直播來

紀錄日常；就算沒有人在線觀看，移工媽媽還是會積極地對著鏡頭解

說、把風景記錄下來，以便子女事後透過影片一同經歷當下的感受。移

工們看似不在乎旁人眼光地對著鏡頭講話，有時是正在跟留言區互動，

但更多時候是相信錄下的素材可以成為往後回憶的憑藉，乃至是回應子

女對母親在臺生活的疑問。認真經營串流平臺帳號的羅德琳則是將零散

的直播素材進一步剪輯成精彩的生活片段，放回串流平臺或臉書上，這

對她和女兒來說就像是「雲端相簿」，能隨時讓女兒了解自己的生活樣

貌。直播擴展了母職實作的多重樣貌，也體現時間對移工媽媽而言是重

要的資源，她們既要滿足休閒娛樂，也得達到形象展演、母職實作的功

能。透過直播的紀錄，移工媽媽把休假日攤開讓子女檢視，不僅達到了

分享生活的意義，更讓她們免於被懷疑是離家享樂的指摘。 

此外，移工媽媽以訊息和直播留存檔向子女報備行蹤，亦使她們得

以於「不共在」的狀況下達到親子維繫的效果。研究者曾和珍娜、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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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誕節前出遊，看著街上絢麗的彩燈裝飾，潔雅一路都拿著自拍棒拍

照及錄影，原本以為她會撥打視訊電話給母國的三個子女，讓孩子們遠

端感受聖誕氛圍，但潔雅卻搖搖頭，表示她已先告知子女今天會出門的

消息，之後再傳照片與他們分享即可。珍娜更是在一旁附和，表示這是

難得感到真正放鬆的時刻，必須把握當下，罕見地用中文說道：「這是

我們的『放假』！」她們在聖誕樹前拍了許多照片，潔雅馬上打開通訊

軟體，挑選了幾張照片傳送給三個孩子，研究者趁機追問潔雅，是否想

要跟子女通電話來分享這些景象和喜悅，她再次答道： 

 
我有傳訊息給他們了，他們知道我今天難得放一天假，知

道在這裡、我出來玩，那就不用再跟他們講什麼了，他們看到

照片就會知道了……我們過好我們自己的就好了。（菲律賓移

工，潔雅） 

 
同樣的，珍娜也沒有和子女直接聯絡，而是選擇傳送訊息和影片。

那天稍晚，潔雅在臉書上連續發了三篇貼文及數則限時動態，貼文中並

未分享太多當天出遊的細節，反而標注了她的三個小孩，公開祝他們聖

誕快樂。沒過多久，子女分別來留言回覆聖誕快樂，包括「媽媽，我想

你」、「我愛你」等語句，其中也不乏有許多親友留言表示羨慕。隔週

再次見到潔雅時，她主動提起貼文的按讚人數和留言，並說道：「你

看，我的小孩沒有（對這件事）說什麼，我傳訊息他們就知道我在哪裡

了，他們看到照片也都很開心。」 

潔雅雖然多數時候都採取陪伴性共在的策略，跟母國子女保持長時

段的聯繫，卻也有不想被打擾的個人時光。以照片為證，潔雅向子女報

備去向，並透過讓行程透明化，免於被質疑為是成日玩樂的不負責任母

親。更為重要的是，潔雅向子女報備和回應的態度，也呼應了珍娜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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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珍娜所強調的「放假」不只是作為工廠工人的休息，更是身為母親

忙裡偷閒的時刻。她們每日忙於在工人和母親的身份間穿梭，希望在難

得的休假日中放下重擔好好享受一番。潔雅和珍娜透過訊息來交代生

活，乃至透過臉書貼文來展現自己對子女的掛念，種種作法讓她們即便

沒有持續維持「共在」，也能對母親身份有所交代。換言之，休假日的

出遊原是移工媽媽的後臺，但她們傳訊息或發文告知子女的作法，反而

巧妙借助了社群媒體的效果，透過揭露特定資訊來讓這件事成為能夠展

演母職的平臺，使她們獲得更多從事個人休閒娛樂的自由。 

移工母國社會文化的結構性條件，形塑了移工媽媽需出演的母職劇

碼，印尼或菲律賓社會皆強調女性的照顧者角色。因此，移工們不時關

心子女動向、提供情緒支持，以回應社會期待的好母親角色。不過，海

外工作本身，既履行和擴大母職意涵（梁莉芳，2024），也變相鬆動了

以父權為主導的結構。移工媽媽對母國家庭提供實質的經濟貢獻，讓她

們有時可遊走在照顧者和養家者的角色之間，透過遠距通訊科技來選擇

性地「共在」或隱藏。 

柒、結論 
跨國母職挑戰了主流的密集母職育兒方式，用經濟貢獻取而代之，

造就以養家者身份遠距育兒的母親形象（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 Madianou, 2012; Parreñas, 2005）。對本文的移工媽媽而言，出國

工作本身被整併成母職策略的一環，致力於讓孩子們不必受家庭社經地

位所牽連，而能獲得更多經濟上的幫助。然而，她們也並非一腳從照顧

者跨到養家者，而是不斷來回平衡、協商、重塑母職內涵的過程，並且

依舊希望彌補缺場的遺憾，所以在擔負經濟責任的同時，也努力回應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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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形成兼顧養家和照顧的母職策略。 

本文以民族誌和訪談的材料，討論移工媽媽如何以通訊科技來進行

跨國母職，並用前後台理論來凸顯跨國狀態下母職劇碼所遭遇的衝突，

以及媽媽們採用的修補策略。跨國交流以製造共在為軸，但過往科技母

職研究對於共在的討論，卻經常把通訊科技中不同的功能和特性混在一

起，講述一個模糊的「共同在場」可能性。本文認為虛擬在場在實作上

會因應家庭形式、與子女關係、聘僱狀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邏輯和目

標。換言之，即便通訊科技提供了多種交流管道，時間及精力皆有限的

移工媽媽，仍得根據彼此的關係特性來擬定最適合的策略，而非僅是從

工具箱中把通訊科技抓出來使用。 

不過，指認不同的共在邏輯，並不意在渲染移工媽媽無所不用其極

地積極當媽媽，或是以全心投入母職的案例來製造焦慮。相反地，跨國

母職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意外和挫折，從兩種共在的理念型中皆可看見親

子衝突不時發生，移工媽媽需要調整互動方式或訴諸他人幫忙。此外，

移工也得因應雇主要求、工作時間進行調整，讓跨國交流在工作的日常

實現。因應工廠的排班與加班，廠工通常只能利用零碎的休息時間與子

女聯繫，多依賴掌握性的共在。看護工的工作時間雖然高度依附於雇主

家庭的需求，但照顧過程中有機會跟雇主彈性協商，獲得雇主允許時，

能透過視訊建立互動，甚至將聯繫時間固定於日常生活的節點，如早餐

或晚餐時段，從而實現陪伴性的共在。然而，當雇主限制交流或工作排

擠私人時間時，看護工也可能被迫採取與廠工相似的策略，以間斷的訊

息交換來維繫關係。與此同時，雇主如何看待和支配勞動力，也會影響

移工在工作場域的處境。進一步而言，移工媽媽的母職實作，既受到母

國性別分工與文化規範的影響，也在勞動體制中被重新形塑。 

借重前後臺的理論，本文的另一個重要論點在於，移工媽媽並非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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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科技媒介用於製造共在，而也將社群媒體轉為展演母職的前臺，出演

為子女犧牲的母職劇碼。再者，管理前後臺的方式，也隨著科技媒介的

發展變得更加細密。本文發現移工媽媽會透過兩種方式來維護形象，其

一是掩飾不欲人知的資訊，包括避免在談話或社群媒體上論及相關資

訊，藉以積極控制某些可能破壞互動的資訊，把在臺的個人生活壓在虛

擬共在的表面之下。其二則是刻意傳遞特定訊息，例如主動開啟直播來

紀錄休假日生活，或傳訊息及照片向子女報備生活；選擇性地讓子女有

機會窺探後臺的狀況，其實是變相表現自己忠於母職的方式。綜上所

述，科技媒介及社群媒體的出現確實改變了跨國母職的樣貌，不只是以

製造共在為軸來打造跨國社會互動，也影響了互動下的前後臺界線，促

使移工媽媽不斷更新和調整對應的印象整飾策略，以免讓子女誤入在臺

休閒的後臺，造成形象表演的斷裂。而移工媽媽之所以能選擇性地出演

母職劇碼，也與海外工作所帶來的經濟貢獻有關。從家庭內部的動力來

看，當移工媽媽居於經濟上的權力位置，雖然未能完全消解父權結構下

的不平等，卻也為她們爭取到了得以發展個人生活與關係的空間。 

本文分析限制在於，田野與訪談資料主要以移工媽媽為主，缺乏子

女或其他母國家人視角的系統性探討。不過，在田野過程中，研究者也

能從母國子女在通話或視訊中的反應，窺見他們對交流的看法。例如，

母國子女會多次拒接電話，傳訊息表示自己正在讀書或玩電腦；或是以

煩躁的語氣回應移工媽媽，暗示想要盡快結束通話。移工媽媽雖然能以

網路資源作為籌碼，要求子女在某時或某地接聽電話，子女卻也會採取

軟性抵抗，且往往讓移工媽媽感到沮喪，或反思目前的交流方式。跨國

母職並非單向的親職實踐，而是嵌入跨國權力結構的互動過程，未來研

究若可納入母國家人之視角，則能進一步討論通訊科技如何在其中扮演

雙重角色——既是情感維繫的橋樑，也可能成為家庭內部權力協商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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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女性移工的生活不只有工作和做媽媽，也有個人喘息的空間。在討

論跨國母職圖像之餘，需謹慎為之，不該以道德觀點來檢視移工母職實

作，或把性別分工下的母親角色框架強加在移工媽媽身上，而是該拆解

這套性別腳本，看見內部的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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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Mothering in “Co-Presence”: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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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 since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itiated the recrui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early 1990s, their numbers have increased 
greatly. While the literature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I instead argue that workers’ migratory experience encompasses multiple roles 
and positions shaped by transnationalism. Indeed, the influence and 
expectations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s gendered subjects, work abroad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while bearing the gendered expectations of child-rearing. Their experiences 
reveal the paradox and dynamics of negotiating the dual roles of breadwinner 
and caregiver across borders.  

With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migrant mothers maintain emotional and communicative 
ties with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 ICT has thereby shaped new forms of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and maternal performance. As everyday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ediated and visible, migrant mothers must engag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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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oing identity management, navigating between frontstage and backstage 
performances of motherhood. 

This paper presents how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mothers utilize ICT to 
perform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sustain long-distanc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navigate diverse parenting goals. I discuss how migrant mothers balance 
their pursuit of personal life with the moral expectations associated with being 
physically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This especially arises in cases where 
they have formed new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To examine how ICT mediates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I conducted 
three years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migrant mothers’ mothering practices. I regularly visited a migrant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that has promoted migrant workers’ labor 
rights for years, as well as its affiliated shelter. Migrant workers gather at this 
NGO every Sunday, and some have temporarily settled in the shelter. During 
the fieldwork,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observing migrant mothers’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They sometimes even allowed me to join their video calls 
and shared their opinion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how migrant mothers 
interpret these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After nearly a year of fieldwork, I 
then interviewed ten migrant mothers:  six Filipinas and four Indonesians. 
The proportion of factory workers to caregivers is approximately one to three. 
To reduce language barriers,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the languages 
most comfortable to th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ir native tongues. I 
responded in Chinese, English, or Indonesian,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As previous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migrant mothers’ practices 
primarily relate to creating co-presence, through which ICT helps project a 
sense of presence back into the family. Building on this, I conceptualize two 
forms of co-presence:  participatory co-presence and accompanying co-
presence. I further argue that the strategies mothers adopt are influen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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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their occupational roles and their children’s ages. 
At the core of participatory co-presence is staying informed about their 

children’s schedules and giving appropriate advice. As some left-behind 
children enter adolescence, migrant mothers focus on ensuring their children 
behave appropriately and successfully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lthough they 
may not always have time to be online simultaneously, they rely on message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express care. This form of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is more flexible, allowing both sides to reply later at their 
convenience. It is often supplemented with brief phone calls, about ten minutes 
each, for maintaining daily connections. After keeping track of their children’s 
daily lives, migrant mothers take on the role of guiding and offering advice. 
Through these interactions, they project their maternal presence into significant 
moments of their children’s growth.  

While accompanying co-presence aims to cultivate a sense of being 
together, migrant mothers use video calls or live streaming instead of texts or 
brief phone calls. These video calls usually last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Since 
some children are too young to focus on extended conversations or articulate 
their emotions clearly, migrant mothers initiate video calls during routine 
moments, such as breakfast or dinner. The focus is not on verbal sharing, but 
on maintaining a sense of connection through virtual companionship. Migrant 
mothers attempt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physical absence, creating a feeling of 
closeness as if they are still present in their children’s daily lives. 

The strategies for creating co-presence vary according to migrant 
mothers’ occupations. Factory workers, for instance, are subject to strict time 
regulations on the production line and can only reply to messages or return 
calls after work. As a result, they tend to adopt participatory co-presence. In 
contrast, I find that caregivers, contrary to common assumptions, negotiate 
with their employers and gain permission to use their phones whil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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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are resting. This allows them to manage time more flexibly. Most 
caregivers adopt accompanying co-presence, but in cases where migrant 
mothers cannot access their phones during work, they continue to rely on 
participatory co-presence. 

While the previous section notes how migrant mothers use ICT to 
maintain emotional bonds, the second section explores a different yet related 
dimension:  how they manage moral expectations and maternal identity 
through self-presentation on digital platforms. Migrant mothers gain flexibility 
for personal leisure activities by selectively managing their self-presentation 
on social media. They may conceal aspects of their personal lives that could 
challenge their maternal image or conversely explicitly display their sacrifices 
in response to expectations as responsible mothers. During their free time, 
rather than frequently texting or calling, migrant mothers post selected 
moments on social media. These posts serve to inform their children of their 
whereabouts and routines.  

Migrant mothers’ fundamental economic contribution, particularly 
through remittances, has reshaped and broadened the meaning of being a good 
mother. For instance, one interviewee shared how she emphasized her hard 
work in response to her daughter’s doubts about her intimate relationship in 
Taiwan. She justified her choices by pointing to the improved material 
conditions of her family back home, using it as evidence of her ongoing 
commitment to her maternal role. These practices of concealing and displaying 
selected aspects of their lives demonstrate how ICT enables migrant mothers 
to perform and negotiate their maternal roles across distances.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gendered expectations. Through the 
strategic use of ICT, migrant mothers not only sustain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provide care across borders, but also negotiate their moral ident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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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 personal space. These practices both challenge and expand the meaning 
of motherhood, revealing a more heterogeneous and dynamic form of maternal 
subjectivity shaped by migration, labor,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co-presence, impression management,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新聞學研究•  第一六四期  2025 年 7 月 

‧164‧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Devanagari-Bold
    /AdobeDevanagari-BoldItalic
    /AdobeDevanagari-Italic
    /AdobeDevanagari-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Naskh-Medium
    /AdobeSongStd-Light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lgerian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Bahnschrift
    /BaskOldFac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oakStd
    /BodoniBT-Bold
    /BodoniBT-BoldItalic
    /BodoniBT-Book
    /BodoniBT-BookItalic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adleyHandITC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bri-Light
    /Calibri-Light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ndara-Light
    /Candara-LightItalic
    /Castel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725BT-RomanCondensed
    /Century751BT-BoldB
    /Century751BT-BoldItalicB
    /Century751BT-ItalicB
    /Century751BT-No2ItalicB
    /Century751BT-RomanB
    /Century751BT-RomanNo2B
    /Century751BT-SemiBold
    /Century751BT-SemiBoldItalicB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lbkCyrillicBT-Bold
    /CenturySchlbkCyrillicBT-BoldIt
    /CenturySchlbkCyrillicBT-Italic
    /CenturySchlbkCyrillicBT-Roman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LightIt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larendonBT-Black
    /ClarendonBT-Bold
    /ClarendonBT-Light
    /ClarendonBT-Roman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micSansMS-BoldItalic
    /ComicSansMS-Italic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rbelLight
    /CorbelLight-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urlzMT
    /DeVinneBT-Text
    /DFKaiShu-SB-Estd-BF
    /Dubai-Bold
    /Dubai-Light
    /Dubai-Medium
    /Dubai-Regular
    /Ebrima
    /Ebrima-Bold
    /EdwardianScriptITC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mbassyBT-Regular
    /EngraversGothicB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xotic350BT-Bold
    /Exotic350BT-DemiBold
    /FelixTitlingMT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hand521BT-RegularC
    /FreeSerif
    /FreeSerifBold
    /FreeSerifBoldItalic
    /FreeSerif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uturaBT-Bold
    /FuturaBT-BoldItalic
    /FuturaBT-Book
    /FuturaBT-BookItalic
    /FuturaBT-Medium
    /FuturaBT-MediumItalic
    /Gabriola
    /Gadugi
    /Gadugi-Bold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eometric212BT-BookCondensed
    /Geometric212BT-HeavyCondensed
    /Geometric415BT-BlackA
    /Geometric706BT-BlackCondensedB
    /GeometricSlab703BT-Bold
    /GeometricSlab703BT-BoldCond
    /GeometricSlab703BT-BoldItalic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Cond
    /GeometricSlab703BT-MediumItalic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igi-Regular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HoloLensMDL2Assets
    /Humanist521BT-Bold
    /Humanist521BT-BoldItalic
    /Humanist521BT-Italic
    /Humanist521BT-Light
    /Humanist521BT-LightItalic
    /Humanist521BT-Roman
    /Humanist777BT-BlackCondensedB
    /Humanist777BT-BlackItalicB
    /Humanist777BT-BoldCondensedB
    /Humanist777BT-LightB
    /Humanist777BT-RomanB
    /Humanist777BT-RomanCondensedB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kFree
    /JavaneseText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ufmannBT-Regular
    /KozGoPr6N-Bold
    /KozGoPr6N-ExtraLight
    /KozGoPr6N-Heavy
    /KozGoPr6N-Light
    /KozGoPr6N-Medium
    /KozGoPr6N-Regular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6N-Bold
    /KozMinPr6N-ExtraLight
    /KozMinPr6N-Heavy
    /KozMinPr6N-Light
    /KozMinPr6N-Medium
    /KozMinPr6N-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inWide
    /Leelawadee
    /LeelawadeeBold
    /Leelawadee-Bold
    /LeelawadeeUI
    /LeelawadeeUI-Bold
    /LeelawadeeUI-Semilight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lgunGothic
    /MalgunGothicBold
    /MalgunGothic-Semilight
    /Marlett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squiteStd
    /MicrosoftHimalaya
    /MicrosoftJhengHeiBold
    /MicrosoftJhengHeiLight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JhengHeiUIBold
    /MicrosoftJhengHeiUILight
    /MicrosoftJhengHeiUIRegular
    /MicrosoftNewTaiLue
    /MicrosoftNewTaiLue-Bold
    /MicrosoftPhagsPa
    /MicrosoftPhagsPa-Bold
    /MicrosoftSansSerif
    /MicrosoftTaiLe
    /MicrosoftTaiLe-Bold
    /MicrosoftUighur
    /MicrosoftUighur-Bold
    /MicrosoftYaHei
    /MicrosoftYaHei-Bold
    /MicrosoftYaHeiLight
    /MicrosoftYaHeiUI
    /MicrosoftYaHeiUI-Bold
    /MicrosoftYaHeiUILight
    /Microsoft-Yi-Baiti
    /MingLiU
    /MingLiU-ExtB
    /Ming-Lt-HKSCS-ExtB
    /Ming-Lt-HKSCS-UNI-H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golianBaiti
    /MonotypeCorsiva
    /MS-Gothic
    /MSOutlook
    /MS-PGothic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MyanmarText
    /MyanmarText-Bold
    /MyriadArabic-Bold
    /MyriadArabic-BoldIt
    /MyriadArabic-It
    /MyriadArabic-Regular
    /MyriadHebrew-Bold
    /MyriadHebrew-BoldIt
    /MyriadHebrew-It
    /MyriadHebrew-Regular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ews701BT-BoldA
    /News701BT-ItalicA
    /News706BT-BoldC
    /NewsGothicBT-Bold
    /NewsGothicBT-BoldItalic
    /NewsGothicBT-Italic
    /NewsGothicBT-Light
    /NewsGothicBT-Roman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irmalaUI
    /NirmalaUI-Bold
    /NirmalaUI-Semilight
    /NSimSun
    /NuevaStd-Bold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NuevaStd-Italic
    /OCRAbyBT-Regular
    /OCRAExtended
    /OCRAStd
    /OCRB10PitchBT-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yx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ceScriptMT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pyrus-Regular
    /Parchmen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ybill
    /PMingLiU
    /PMingLiU-ExtB
    /PoorRichard-Regular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geItalic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sewoodStd-Regular
    /SchadowBT-Bold
    /SchadowBT-Roman
    /ScriptMTBold
    /SegoeMDL2Assets
    /SegoePrint
    /SegoePrint-Bold
    /SegoeScript
    /SegoeScript-Bold
    /SegoeUI
    /SegoeUIBlack
    /SegoeUIBlack-Italic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Emoji
    /SegoeUIHistoric
    /SegoeUI-Italic
    /SegoeUI-Light
    /SegoeUI-LightItalic
    /SegoeUI-Semibold
    /SegoeUI-SemiboldItalic
    /SegoeUI-Semilight
    /SegoeUI-SemilightItalic
    /SegoeUISymbol
    /ShowcardGothic-Reg
    /SimSun
    /SimSun-ExtB
    /SitkaBanner
    /SitkaBanner-Bold
    /SitkaBanner-BoldItalic
    /SitkaBanner-Italic
    /SitkaDisplay
    /SitkaDisplay-Bold
    /SitkaDisplay-BoldItalic
    /SitkaDisplay-Italic
    /SitkaHeading
    /SitkaHeading-Bold
    /SitkaHeading-BoldItalic
    /SitkaHeading-Italic
    /SitkaSmall
    /SitkaSmall-Bold
    /SitkaSmall-BoldItalic
    /SitkaSmall-Italic
    /SitkaSubheading
    /SitkaSubheading-Bold
    /SitkaSubheading-BoldItalic
    /SitkaSubheading-Italic
    /SitkaText
    /SitkaText-Bold
    /SitkaText-BoldItalic
    /SitkaText-Italic
    /SnapITC-Regular
    /Square721BT-Bold
    /Square721BT-BoldCondensed
    /Square721BT-Roman
    /Square721BT-RomanCondensed
    /Stencil
    /StencilStd
    /Swiss721BT-Black
    /Swiss721BT-BlackCondensed
    /Swiss721BT-Bold
    /Swiss721BT-BoldCondensed
    /Swiss721BT-BoldCondensedItalic
    /Swiss721BT-BoldItalic
    /Swiss721BT-Heavy
    /Swiss721BT-Italic
    /Swiss721BT-ItalicCondensed
    /Swiss721BT-Light
    /Swiss721BT-LightExtended
    /Swiss721BT-LightItalic
    /Swiss721BT-Roman
    /Swiss721BT-RomanCondensed
    /Sylfaen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TypoUprightBT-Regular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Webdings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uGothic-Bold
    /YuGothic-Light
    /YuGothic-Medium
    /YuGothic-Regular
    /YuGothicUI-Bold
    /YuGothicUI-Light
    /YuGothicUI-Regular
    /YuGothicUI-Semibold
    /YuGothicUI-Semilight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